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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事後我總在想，
就算一早讓我知道些甚麼，又能挽救些甚麼呢？
 
一、
 
被一聲淒厲的女性尖叫聲吵醒，這才發覺自己原來不知不覺睡著了。
 
講學廳內情況混亂一片，學生圍成一堆堆爭吵著，大半數學生甚至不在講學廳裡。
 
甚麼？在課堂進行途中如此混亂？
 
「看來你是最遲一個醒來。」充滿磁性的女聲在我身旁響起。
 
嘩！我心裡這樣叫了一聲。這女生發生甚麼事？穿低胸衫、下身緊身牛仔褲...重點是有如影星一樣擁有漂亮的五官和豐滿的身材，我敢說自己讀了整整一年多城市大學都沒見過她，否則一定認得她。
 
「滅絕師太呢？下課了嗎？」滅絕師太是這堂的導師，由於評分很嚴令很多學生不合格，所以大家背後都叫她滅絕師太。
 
我看看手錶，才下午三點左右，理應還未下課啊。
 
「她嘛，走了。」女生站起身說：「來，走吧，這裡不安全。」
 
從坐著的姿勢仰望她，這角度也不錯，嗯…
 
「發甚麼呆？快點走吧。」
 
「呃…請問妳是這課的同學嗎？因為開學了個多月都沒見過妳…」我望望四周。「而且剛剛是妳尖叫嗎？」
 
「我是來“*Sit堂”的，而尖叫…我們還是邊走邊說，沒時間了。」她補了句：「如果我夠力，恨不得把剛才昏倒的你抱起走人，所以你明白情況有多緊急吧？」
(*Sit堂: 沒有報讀那科的同學，由於感興趣，所以趁人多就混入講學廳旁聽。)
 
我這時還未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只是覺得沒理由還留在沒導師的講學廳，跟美女去散步總沒損失吧。
 
「好的。請問妳的名字是？」
 
「Miya。」
 
「咪…Miya妳好。」我差點脫口叫了咪咪。「我叫阿邦。」
 
她笑了笑。天，她的笑容多甜。
 
「阿邦，你不要出去！」走到門口時被Jessie叫住。
 
她面露驚慌，我問：「幹嗎不能走？」
 
「甚麼？你不知道？」
 
這個滿身哈囉貓貓的港女其實滿惹人討厭。「如果我知道，就不會走？」
 
這時傳來廣播，應該全校都同時播著這段廣播。
 
「全校師生員工請注意，香港政府已於今日下午一時三十二分宣佈進入一級戒備狀態，全港停學停工直到另行通知。市民切勿外出，靜待在戶內安全地方。稍後警方將會陸續為各區送上救援物資…重覆，全校…」
 
廣播重覆一次之後就靜止了，往後這段廣播每隔十五分鐘左右就播一次。
 
「打仗嗎？還是大亞灣核電廠泄漏幅射？」
 
「別傻了。」阿韓答。我這個好朋友一表人才而且聰明非常，自中學認識他那時已經很受女同學歡迎。加上對所有人都謙謙有禮，所以身邊男女性朋友都很多。「不知道甚麼原因，世界各地突然同時出現大量暴徒。像她，就是因為遇上暴徒，從外面逃回來的。」
 
從阿韓指的方向看去，一個女同學瑟縮在角落裡叫喊不斷，正被幾個同學安慰著。
 
「她怎麼了？」
 
港女Jessie插口：「聽說她是最早幾個醒來的，未走出校門，就被幾個男人拖到一旁…那個了，最後只好跑回來，說不敢一個人在外面。」
 
「報警了沒有？」
 
他們搖搖頭，阿韓說：「同學撥了很多通電話，警局、保安局甚至消防署，所有政府部門的熱線都打不通，可能因為太多人打去。」
 
我掏出手機，這時當然要看看即時新聞。一如他們說，消息盡是哪處哪處被搶劫或破壞；某國的重犯監牢或野生動物園被人解鎖…瘋人犯人隨處走…
 
我無辜道：「我只是睡了一覺啊，為什麼情況變得如此一發不可收拾呢？還是我仍在夢中？」
 
「你不是在作夢。」這種低能的話被Miya打斷。「無論如何，這裡既沒糧食、防守又不穩固，他們衝進來是隨時的事，我們還是逃到真正安全的地方，再慢慢討論好嗎？」
 
港女Jessie打量Miya：「妳是誰？沒看見衝出去的下場嗎？」
 
Miya瞄瞄那崩潰了的女生說：「就是目睹了遇上壞人有甚麼結果，所以更要懂得保命。」
 
答得好！
 
「她說得對，這裡的大門只馬虎的被座椅堵住，要入來搞事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阿韓分析。「我醒來不久，正跟他們討論如何逃離，要加入嗎？」
 
「當然。」人多有照應嘛，我望望Miya，她無奈道：「好吧。」
 
這樣，我、Miya、阿韓、港女Jessie、子偉和薯格(他長得真的很像曹格)就組成一夥。
 
「其實我們躲到又一城的超市Task不就行嗎？」港女Jessie說。「又多食物又是室內，我們只要落閘就可以安全待上一段長時間啦。」
 
「找個安全地方然後不再出外是個好主意。」阿韓立即說。「不過Task是搶劫物資的大目標，很多人會入去，非常危險。」
 
我舉手：「不如…先到我家再從長計議吧？」
 
「不行啊，城大宿舍很易被破門而入。」港女Jessie大聲反對。
 
「其實…我一直騙你們，我不是住在宿舍裡，而是宿舍旁...」
 
「宿舍旁…畢架山峰？」大家大叫。除阿韓以外，大家一直以為我住宿舍。
 
「因為一些原因，我父親買了一個單位給我和我媽住，而且…在門窗加了些手腳，所以應該蠻安全的。」我解釋道。
 
「加了些手腳？」Miya問。
 
「防彈玻璃啊、幾個鎖再加鋼門吧…」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說。
 
港女Jessie打趣說：「你爸爸好像早就知道會有這樣的情況，哈哈。」
 
她的話讓我想起爸爸前幾日交代我的一件事，不過當務之急還是先計畫怎樣離開這裡。
 
阿韓說：「可是你家裡不夠食物讓我們待一段日子吧？我建議大家先到學校飯堂取點飲料食物，再到阿邦的家，怎樣？」
 
「其實…我和母親被父親吩咐了，家裡一直保存夠一個月份量的乾糧和水，不過現在多了五個人，我們還是去飯堂取一點吧。」
 
「為什麼你爸爸怪怪的？他該不會是末日信徒吧？哈哈。」Jessie問。
 
「究竟發生甚麼事、往後該如何等等，我們先逃到阿邦的住所再慢慢討論。」阿韓正經道。
 
Miya接口：「大家手上先拿點可以作武器的東西、沿路盡量不要發出任何聲音，目標要低調用最多二十五分鐘，由這裡到飯堂，最後到阿邦的家，明白嗎？」
 
感覺阿韓和Miya突然變成隊長和軍師似的，阿韓問我：「你住哪座哪室？」
 
我立刻意會他的意思，他果然周到：「大家如果走散，就在畢架山峰第2座8樓C室集合吧。」
 
我打了幾通電話回家，可是都沒人接，希望家裡一切平安吧。
 
「那麼，起行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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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為男子，阿韓和薯格帶頭、我和Miya、港女Jessie和子偉在後，一行人躡手躡腳走上城大主樓三樓，沿窄窄的走廊移動到飯堂。

「兩旁都是課室，可能有人躲在裡面突襲，大家沿路要半蹲著身，以免他們從課室門口的玻璃窗看到我們，Ok？」阿韓叮囑。

城大主樓分為紫區、綠區、藍區、黃區和紅區，身處綠區的我們要經過藍區和黃區，才來到飯堂。

沿路不斷見到有人抱著三文治或飲品從前方走來，雙方交換意見後，大家都搞不清楚出面的情形，只聽他們形容飯堂目前還算安全，我們就繼續走。

到飯堂門口前一處角落，阿韓停下抬手示意我們等等。「大家聽到吧？」

沒錯，飯堂入面傳來吵雜人聲。「從我這位置見到，大家都各自取食物，人是多一點比較混亂，不過應該安全。」薯格說。

Miya說：「我們人多易走散，不如三人一組入去，五分鐘後在正門集合？」

結果我、Miya和阿韓為一組主攻取飲品，其餘三人負責食物。

飯堂裡滿佈是人，說真的物資已經所剩無幾，阿韓悄悄說：「那邊是小型倉庫入口，應該還有少少貨剩下。」

「給我！是我的！」身旁一個男生發狂般把手插在女生的懷中，一把抓住她的熱狗和公仔面。附近也有不少人扭在一團在爭奪些甚麼。

Miya差點想出手阻止，阿韓見狀說：「我們也自身難保，來，這邊。」

擠到飯堂最深處，我們半蹲身竄入倉庫，入面已經有2個女生正在把食物放進袋中。一見我們立即戒備性地盯著我們。

我舉起雙手說：「冷靜，我們只是各自取足夠份量就走，互不干涉啊。」

倉庫裡有不少飲料和乾糧剩下，足夠我們兩班人有餘。

女生不回話，繼續手上工作，我們也紛紛打開自己的背包或手袋把東西放入。

可是，一分鐘不到，出面突然接連響起慘叫聲！

大家對望一下後，我、阿韓和Miya把門微微打開從門縫窺看外面情況……

我被驚嚇得反應不過來，反倒Miya馬上把門輕輕關上、擰開幾樽檸檬茶噴在門口周圍。

我已經不顧Miya的奇怪舉動，怕得顫抖著。說真的，身為成年男子的我竟然這副德性，除了認自己膽小沒用之外，都沒其他話好說。

女生追問：「為什麼他們不斷慘叫？」

阿韓也驚魂未定，不知是否回答女生喃喃道：「有人…伏在另一個人身上…然後一口咬破那人的喉嚨…血水四濺…」

「甚麼？開甚麼玩笑！」女生A說。

「妳又幹嗎倒到一地檸檬茶啊！」女生B抱怨。

Miya冷靜答：「聽著，你們就想像那班不是人，他們的鼻子很靈。我這樣一噴，檸檬茶能暫時擾亂他們的嗅覺，不過很快就會知道這裡有人。我們應該趁現在出面混亂，離開這裡。」

我猛地抬頭用眼神詢問她，我可不想送死啊…

她把攤軟在地上的我扶起，又對阿韓他們說：「不想等死就跟我走，立刻！」

說罷她輕手把門推開，幾乎是扯著我出去，阿韓他們跟在後方。

地上躺了五六件屍體…一淌血水黏著我的鞋。我們右前方是飯堂的後門，而右後方轉角位直出的正門那處傳來陣陣大叫和笑聲……笑聲？

「看來現在不能會合Jessie他們，我們先到你家等他們吧。」Miya對後方說：「待會我數三聲，大家不管發生甚麼事，只管跟著我拼命跑，用最快的速度跑，做到嗎？」

「嗯！」只有阿韓答，兩個女生已經驚到不敢出聲。

「一、二、三！」Miya拉著我的手跋足就跑，我不禁回頭看看正門的光景。天啊，大約有四個人分別追著其他人，其中有人赤手擰斷「獵物」的頸項、一手就把頭顱甩開…然後仰天大笑。

「噁！」一陣嘔吐感湧上。

Miya說：「還不是時間，到你家才慢慢嘔！」

「呀！有人追來！」女生B大喊。

「繼續跑啦！」作為女生，Miya可說是跑得相當快，若不是扯著我，她應該可以跑得更快。

然後，一切發生在一瞬間。

「呀～」回頭看，女生A被追趕者拉住、女生B伸手想救她，阿韓推著我們喊「別理她們！繼續跑！」

我腦袋一片空白，只懂跑跑跑…我只知道身後剩下阿韓，追趕者好像在途中放棄了我們。到我回復意識時，已經坐在家裡的客廳中。

Miya和阿韓檢查門窗是否關緊後，回到客廳。她倒了杯水說：「阿邦，你先喝水冷靜一下。」

「別踫！」阿韓站起來，我從沒見他如此激動過。他雙手抓住Miya肩膀搖晃她，厲聲問：「妳究竟是誰？！為什麼知道這麼多？出面究竟發生甚麼事？」

她閉目任由他搖晃，待他連珠炮發後才道：「如你所見，我對你們完全沒有不懷好意，你瞧瞧，現在你們不是已經安全了嗎？」

我察覺自己不能再發呆了，站起來把手放在阿韓的手臂上：「你先放開她吧，Miya說得對，無論她是誰，她絕對不是來傷害我們的。」

阿韓看看我，吐一口氣，雙手垂下。「對不起。」

她沒有責怪他，無聲地坐下。我們三人陷入尷尬的沈默，沒多久Miya就開口：「阿韓懷疑是對的，我確實不是這裡的學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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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有點失望：「甚麼？妳不是說妳來…」

…不對，她沒騙我，她說她是來“Sit堂”，並沒有說她是這裡的學生。

「可是妳對校園甚至如何從校園走過來的路都很熟悉！」阿韓道。

「我不能讀大學，可是我喜歡這裡，所以常常來回走動。而且校園內的路線又不複雜，只要走一兩遍就能記住。」

「那麼，為什麼妳如此清楚那群瘋子？鼻子很靈和跑得相當快這些特徵？」

「我在進入課室前遇上一群類似他們的人，親眼目睹過一切。」

「好，就暫且讓妳說過去。那麼－」

來不及說下一句，家中電話大聲作響。我整個人幾乎被嚇到跳起。

阿韓指著電話說：「快聽！開Speaker！」

「喂喂喂，」原來是港女Jessie。「是阿邦嗎？」

「是啊，你們在哪裡？」

「我們在你家樓下打給你的，快點開門吧！」

想必他們是用設置於大廈大門外的對講機撥電上來，由於他們沒有住戶證，大廈大門要我從這裡按鍵才能解鎖讓他們進來。

正想按鍵時，阿韓抓住我的手問他們：「你們現在安全嗎？確定沒有人跟在後面？」

「呃…(她應該在環視四周)沒有人跟蹤啦，快些讓我們入來啦！」

我望一眼阿韓，該說他理性聰明，還是神經緊張呢…

「已解鎖了，快上來，8樓C室啊。」我說。

不消兩分鐘，我、阿韓、港女Jessie和薯格圍住茶几坐在沙發上，Miya由於太累說要躺在一旁小睡片刻，不過…

「為什麼她要枕著你大腿睡的？她又不是你女朋友。」港女Jessie有點無禮地指著Miya對我說。

「現在不是討論這個的時候吧…」我胡混過去，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不過既然不是壞事，就隨Miya喜歡吧。

「子瑋人呢？你們身上的血跡是甚麼一回事？」阿韓問他們倆。

好像勾起一段恐怖的回憶，港女Jessie面色大變，雙手環抱自己不作聲。薯格只是默默搖頭，大家立即意會到子瑋已經慘遭毒手了。

「阿邦，麻煩你把電視打開吧。」阿韓說。

電視台正播著一段新聞，右上角寫著「較早前錄影片段」但底下卻打住「現場直播」的字眼，看來電視台也混亂不堪吧。

男記者站在大馬路旁，只見他身後的路人從不同方向跑來跑去，看來在逃亡似的。

他說：「我現在身處於深水埗福華街上，政府宣佈進入一級戒備的三個小時後，我們仍然可以見到途人紛紛趕往安全的地方。(鏡頭慢慢轉向拍攝馬路) “昏迷事件”估計在今日下午大約十二時左右開始，全港市民陸續昏睡又醒來，持續時間為一至三小時不等，起因不明，目前還末找到目擊者。“昏迷事件”發生後引發嚴重車禍，從畫面所見，我身後的欽州街發生連環相撞意外，有架巴士甚至剷上行人路，把多名途人撞倒、不少人被困在車裡等待救援…呀！看那邊！」

大概男記者指了某個方向，鏡頭晃來晃去，最後在一座約十層高的大廈天台停了下來。

「他…他們在幹甚麼呀？！」男記者失控了大喊起來。

天台上有幾個人，把一個疑似中年男子逼到天台邊緣…我真的不敢相信接下來發生的事！

其中兩人把中年男子活生生推出天台，男子從大約十層高的大廈天台直墮地面。幸好鏡頭沒有拍到血肉橫飛的一刻，反倒拍攝那幾個兇手，否則我一定沒用地嘔到滿地皆是。

這時Miya醒過來也在注視螢光幕，她呢喃：「他們…」

我又隨她的目光望回電視…甚麼跟甚麼？

殺害男子後，他們並不由正常途徑離開，而是從天台「跳」往另一個天台，遠離鏡頭的拍攝範圍內。

沒錯，是跳。我不敢肯定他們有沒有借助甚麼工具，畢竟從我這裡望上去，很難看得清楚。可是以我平凡人的膽量，以及兩座建築物的距離，那絕不是能輕輕鬆鬆就跳得過去，而且是四個人都毫不猶疑地說去就去。

如果現在是超人特攻隊或是英雄式電影，情節大概會自然地發展到有位類似蝙蝠俠或蜘蛛俠的物體追捕那幾個兇手，然後處之懲罰。

但是，這絕對不是電影、不是幻想，這是現實。

畫面只見驚愕得接不到話的男記者(甚至沒有望住鏡頭)，然後很快就轉到電視台的室內影棚場景。

一位女主播面色凝重地盯住鏡頭，接著時不時垂頭瞄手上的「貓紙」邊說：「收到最新消息，由於全球局勢陷入危險狀態，本港保安局已於三時十三分發出黑色外遊警示，這是針對所有海外國家發出的外遊警示，政府鼓勵本港居民留在境內。另外，全港進入一級戒備狀態，全港學校及各行業停學停工直到另行通知。市民切勿外出，靜待在戶內安全地方並把門窗緊閉。所有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包括小巴巴士、港鐵、客輪等均暫時停止服務。市民請留意電台、電視及互聯網的進一步消息。」

報道到這裡，女主播停一停，說：「我們看看世界各地的錄影片段－」

Miya再次興趣缺缺地把頭伏回我大腿上睡覺，老實說，她的出現確實有點奇怪。不過，先不說她的外貌身材，一路上她都擔當住照顧我的角色，嗯…再觀察她多一會兒吧。

「這是美國紐約嗎？還是我看錯了？」港女Jessie刺耳的聲音傳到我耳邊，把我拉回現實。

電視無疑是播著紐約的情況，應該是從直昇機往下拍的角度。建築物這刻不是倒塌了，就是被熊熊大火埋沒了，不說還以為發生大地震把一切全都摧毀。

女主播的聲音蓋過原本錄影的主播描述：「鏡頭所見是紐約市近北面的市面情況，據消息透露，有人把布朗克斯動物園內的所有閘門大鎖解開，市民都非常擔心會被野獸攻擊…」

接下來，各國主要城市的片段都差不多：暴徒…異能人破壞建築設施、襲擊途人，多個地區出現車禍、火災及大廈倒塌事件…就有如…末日一樣。

看過幾個電視台的報道後，阿韓把電視關掉，嘆一口氣問大家：「你們回想一下，在昏迷前有沒有奇怪的事發生？」

「那時滅絕師太剛進入講學廳不久，我就飯氣攻心睡著了，沒甚麼特別啊。」港女Jessie說。

我說：「我所知道的，是大家都同時睡…昏迷，然後陸續醒來。到我醒過來時，幾乎所有同學都醒來，甚至離開講學廳。」

「那時大家還以為提早下課，有小部份學生晚點才有課，所以就留在講學廳裡聊天等差不多時間才轉去其他課室，我就是其中一個。天知道最先衝入來的家祺說－」薯格望望我，彷彿等待我接下去。

我愕然說：「我全然不知道，因為我應該是班上最後一個醒來的。」

薯格只好繼續：「他一進來，就發瘋般叫同學把所有大門關上、不要讓人進來，我們以為他撞鬼，叫他冷靜一點。怎料他說了一堆讓人完全摸不著頭腦的話，甚麼…那個…」

「說就說啦！再讓人更不解的事我們都見過，別磨蹭了！」阿韓變得很性急。其實，作為他的死黨我應該早就注意到他的情況，可是一時間發生太多事。再說，我又能做些甚麼阻止之後的事呢。

薯格說：「昏迷事件發生時家祺根本不在課室。早上的課完了他馬上就去又一城的Task打算買壽司作午飯吃。他遇到的事，比我們在學校飯堂遇到的…恐怖得十倍有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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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港女Jessie站起來：「家祺的事我已經聽過一次了，不想再聽。阿邦，你介意我借你的浴室洗澡嗎？我想沖掉這身腥臭味。」

我說：「隨便。要換衣物的話，我的房間有衣服，或者妳借我母親的也可以。」

「好的。」她頭也不回，依我的指示進入我房間。

薯格繼續說：「家祺簡直被嚇壞了，說話斷斷續續，我們只聽到他不停重覆斬首、生劏、刺身這些字眼…當時沒一個人明白他的意思，當然我們在飯堂見過那些人的兇殘行為之後，自然明白他指的是甚麼…」

斬首、生劏、刺身──說真的，我無法而且不敢想像實際的場面是怎樣。暫時我先想像為一般超市壽司部的日常情形：一個壽司師父把一條三文魚的頭斬開、生劏然後切成一片片的魚生…如此想像，雖然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可是不這樣的話，可能我已經被嚇瘋了。畢竟…活人？我還是假裝沒聽過好了…

「緊接著家祺衝回來的，就是絲雅吧？」阿韓面無表情地問，彷彿家祺只是遇到最普通的事，根本不值一提。

「對，絲雅的事大家知道吧？」

我點點頭，她就是被人拖到一角…回到教學廳崩潰得大叫大喊的女生。

薯格試著說：「我認為…整件事根本就是某個全球性的恐怖組織要推翻政府，或更誇張，毀滅地球之類的計劃。他們把毒氣同時在世界各地散播，令我們毫無防備，好讓那些嗑了藥的恐怖份子可以乘機作亂。」

「說不通。」阿韓說。「如果他們的目標是政府或是整個世界，只要從一開始讓我們吸毒氣毒死我們，目標就達到吧？反正兩者對他們來說都一樣，他們只要戴上防毒面具就安全啦。無必要大費周章讓我們昏迷又醒來。」

我插口：「我覺得他們不像單純嗑了藥的瘋子…他們的體質，我指他們能一口咬破別人喉嚨或咬走整塊肉、一手擰斷頸項啊手啊甚麼的…我在想他們會不會變成喪屍之類的？」

「預期說喪屍，我有個假設…」阿韓說。「先假設某個組織把氣體四處散播，大部份人對這種氣體反應不太敏感，吸入後昏迷，然後藥力過後就醒來。但是基因和體質等因素，令一些人呈陽性反應，不是說腦部有些組織管理住人的情緒和同情心嗎？這種特製的藥物氣體，甚至改變人的體質──」

薯格搶道：「你意思是說，這是一場大型的藥物反應實驗？」

阿韓搖頭：「你們試想想當整個局勢如現在相當嚴峻時，如果有人說他手上有解藥，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說：「所以，這是你口中的“某個組織”──政府聯同藥製局的陰謀，目的是撈一筆可觀的金錢？」

他點點頭：「而且，搞不好之後他們用來作軍事武器。」

「嗯…」以目前所知道的消息來說，也不能判斷些甚麼。可是我總覺得事情沒這麼簡單，不是說阿韓主張的陰謀論很簡單，而是…直覺上這不是用解藥就解決到的事。

薯格突然猛烈顫抖起來，雙眼無神地茫然盯著空中的一點，彷彿「看著」腦海中一部三級恐怖片，狀甚懼怕。

「薯格，你沒事吧？在想些甚麼？」我把手放在他肩膀，這時港女Jessie洗完澡出來，也加入關心他，只見阿韓不耐煩地丟了一句「要發神經就閃到一旁」後又逕自打電話。

直到目前我們也不時致電或Wtsapp家人，除了薯格的父親和阿韓的妹妹，他們的家人目前都尚算安全，阿韓最疼惜就是這個比他年輕兩歲的妹妹，會不會因為對方一直沒回應才讓他變得如此心浮氣燥呢？

幾經安撫後，薯格才慢慢說：「這是一場實驗也好、陰謀也好…假若那陣毒氣根本不是一時之事、假若我們一直默默把毒氣吸入呢？我們遲早也會變成那種人對不對？阿邦你說對不對？」

「滋滋…」這時我口袋裡的手機靜音模式的震動聲響起。「喂？」

何等鬼異的來電！對方的背景聲幾乎是完全死寂，彷彿他正處於一個密室裡。電話只傳來對方相當紊亂的呼吸聲…

聽說人類面對恐懼主要有兩個即時反應，第一是逃避，第二是憤怒。我是後者，喝道：「是誰！少給我故弄玄虛！」

「是我啦。」幾下呼吸聲後，傳來熟悉的聲音。「媽媽啦。」

母親輕鬆的聲音安撫我緊張的心情不小。鬆一口氣，我問：「少嚇人嘛。媽媽妳在哪裡？安全嗎？」

「我啊…現在躲在港鐵鐵路的路軌上啊，港鐵早就停駛了請放心。身邊有對年輕情侶陪著，大家都安全啦。你呢？」

「我在家。阿韓還有三個同學都在這裡。」我說。「爸不是千叮萬囑要我們這幾天留在家中嗎？怎麼妳會在外面？」雖然我自己今早都出門上課去。

「阿邦，你說甚麼？」敏感的阿韓一聽就察覺不妥。

「待會跟你解釋…」我說。「媽？」

「我現在人在彩虹地鐵站啊，奇怪的事發生後我就駕車想找你爸爸的說，可是來到彩虹時遇上車禍。我隨著人群跑進港鐵站躲避，那些瘋狂的人追著其他人跑走，不過怎麼說呢…」

「甚麼事？妳沒受傷吧？」

「擦傷而已。」她說。「我們在港鐵站幕門附近…而隧道深處一直有怪聲傳出，好像很多人跑來跑去似的，很奇怪。」

只要想像一條又長又黑的無人隧道內，無故傳來人聲吵雜，再加上屢出離奇故事的彩虹港鐵站為背景，讓我整個人馬上毛骨悚然起來。

我甩甩頭，現在不是回想以前聽過的鬼故事的時候。「好端端明知危險妳幹嗎出去找爸爸呢？妳又駕走了車子，我要怎樣出來接妳呢？」

「你不要來了，出面很亂很危險，而且車路都擠滿了壞掉的車，你無可能從馬路過來的。我在想…你爸爸這幾天的行徑怪怪的，好像他早就知道些甚麼，所以打算過去官塘那邊找找他嘛。」

「打給他不就行嗎？」

「難道你找到他嗎？他一直都沒接電話耶…」為人兒子的我這麼說沒甚說服力，不過母親說話的語氣真的總是非常孩子氣。

「好的好的…」我沒好氣。「隨便找些甚麼作武器、盡量與那對情侶──」

突然，電話那邊傳來母親驚慌的放聲大叫，夾雜其他人的叫喊聲，應該就是那對情侶發出。

「媽！」我也跟著大叫。「甚麼事！媽媽！」

「他們來了──」一聲雜音，接著她的聲音慢慢遠離了、換來由遠到近、又由近到遠的腳步聲，似乎母親把電話弄丟在地上。

最後電話那邊又回復死寂一片，不論我叫了多少聲母親還是沒反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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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死！

「起來、起來。」我輕拍Miya，她慢慢坐起來揉揉眼，看來睡得很甜的樣子。「我該走了，去找我媽。」

她義不容辭地說：「好啊，一起去。」

「甚麼？你們要離開這裡？」薯格顯得相當擔心。

「你們不用管我，這是我自己的事，你們留在這裡比外面安全。」邊說我邊走入房間找「那東西」。

Miya跟在身後說：「我不要緊，跟你一起去吧。」

阿韓站在房門不發一語，薯格繼續勸說：「可、可是現在都黃昏了，你們現在出去豈不是要在夜裡行動？這樣更更更危險啊。」

港女Jessie說廢話附和：「既然更更更危險，就更更更不應該現在出去。不如待明早才出發啦。」

不理他們你一言我一語，我把「那東西」從床下的櫃子取出來時，眾人即時停止說話，只有阿韓衝入房間大聲質問：「怎麼你會有這玩意在家裡！你究竟是甚麼人！」

薯格口吃起來：「阿、阿邦…不如、能能否請你把槍放、放下，大家有事慢慢說、說。」

沒錯，那東西正是一把手槍。

Miya興致勃勃等我解釋，看來她是當中最冷靜的一個。

「時間緊迫，我邊執拾行裝邊說。」我把手槍放進背包，準備到廚房拿點乾糧和水。「大約三年前，爸爸突然辭掉大學教授的工作，轉到一間公司當顧問。他是生物學的專家，而那家公司卻不怎麼出名，我們很奇怪他為什麼要為難自己屈就，可是他一直堅持，我們只好由得他。直到上年，他買下這裡讓我和媽媽住，而自己則搬去官塘，說想自己一個人過日子──」

我說到這裡停下的原因是，阿韓正瞪著我。跟他認識這麼久，無論說了或做了多令他生氣的事，他從來沒有如此對待我過。

「阿韓？」

「別再繞圈子，有甚麼直說。」他幾乎是命令道。

或者感受到阿韓的威脅，Miya站在我旁邊盯著阿韓。

「我沒有拖延時間或耍你，你聽下去就明白。」我痛苦地回想著說。「自此他就變得怪裡怪氣，不太與我們甚至所有親友見面聯繫。情況維持到兩、三個月前，有一日他突然帶一班師傅上來，說要替這裡加強保安，加建一堆防彈玻璃啊換鋼門啊等等。工程完結那天，他把這個交給我，」我指指背包，示意我指的是手槍。「教我如何使用，甚至留下名片說可以找人教我用。」

港女Jessie說：「果然我猜得沒錯，你爸爸真的知道些甚麼！」

薯格說：「目前來說，仍然不能確定兩者有關吧？」

「不論我和媽媽如何問他，他都一話不說…我們根本甚麼都不知道。」我垂下頭。「上個星期──」

阿韓忽然喝道：「還有？！你究竟一直騙我們多少事！」

Miya忍不住幫口說：「阿邦是你的好朋友，而且剛剛的情況有多緊急你又不是不了解，難道你真的認為他有心隱瞞你嗎？」

他別過頭咕嚕了幾句。

我向Miya點點頭，謝謝她相信我。我繼續說：「上個星期，媽媽接到他的來電，他極其認真地要求我們這個星期不要外出，當然他沒有說明原因。星期一和星期二我們都很聽話，阿韓你還Wtsapp問我怎麼兩天沒來上課記得吧？」

他的態度緩和了點，晦氣地答：「好像有吧。」

「直到昨日我心想爸爸應該是一時神經緊張，所以不理會他的警告，照常上課出街去。怎料…今日就發生這樣的事了。」

我攤攤手，表示我把所知道的全都說出來。

「原來如此…」港女Jessie說：「但你說要找媽媽，又是甚麼事呢？」

我簡單地交代剛剛和母親通話的內容後說：「我無可能放任媽媽不管，有這手槍我應該可以安全到彩虹找她，你們放心吧。」

我走到門口，對Miya說：「妳是好女孩，我不值得妳跟我去冒險，妳留在這裡吧。」

她卻擺擺手說：「少浪費唇舌，一看就知你怕得要命，而且去或不去是我的自由。」

「有武器的就是強者，我當然跟你一起行動，天知道他們會否心血來潮衝上來的。」不知真心還是口硬，阿韓說。

老實說有人陪我當然安心很多。「那麼，大家準備好就出發吧！」

接著他們倆馬上準備行裝，港女Jessie和薯格則表示想留在這裡，我固然沒多說甚麼。

Miya接受我們勸說換上一件一點都不性感的T恤，正常情況下我必定第一時間大聲嘆氣。

三分鐘後，以我為首一行三人把家門打開，向充滿未知因素的黑夜出發。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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